
对于过去乡村山寨的人来说，没
有山歌的日子是苍白的，像一杯白开
水，淡而无味。

醴陵山多，歌也多。醴陵的山歌
虽不如刘三姐那般多样化，也大多不
是采取对唱的形式，但那些原生态的
歌者大多有一副好嗓子，一声长长的

“嗬咳”可引得万山回应。所以有人
称“打”山歌，是需要力度的。醴陵人
打山歌往往在上山砍柴的时候，如刘
海砍樵，打山歌的时候不是唱给对坡
的妹子听的，而是给心中的小妹，以
及抒发生活的苦闷。

我少年时经常到老家对面山上
去砍柴，那个地方在江西边境，叫老
虎脑，因山的形状似虎而得名，虎背
上有一个小山寨。往往砍回柴来就
把柴担搁在山寨路边，然后听一个叫

余 记 发 的 樵 夫 打 山
歌。他那高亢的声调
常常引得人们或兴奋
或悲切，余记发的山
歌大都自编自唱，他
唱歌的时候总是高昂
着头，将眼睛半闭着，
而口张得很大，那时
候生活异常艰苦，所
以山歌也往往是苦涩
的，尤其对着山谷去
唱，那揪心的回音常
常催人泪下，也有歌
颂美好生活或是情歌
之类的，但只有在山
坡上听，才能感悟它
的灵韵。

与在山上打山歌不同的，是在田
野上打山歌。尤其是每年的春插时
节，一些地方不叫山歌叫春歌。插秧
时节的山歌往往是采取对唱的形式，
而且只有和美丽村姑在一起插秧的
时候，山歌才唱得起劲。唱山歌时，
还常伴随着打泥仗，用泥巴，或是沾
泥的秧相互抛甩。冷不防一把身抛
来，打在背上或脸上，田垅里一时呼
声四起，笑声不绝。山歌过后便是男
女插秧大比拼。女人毕竟心灵手巧，
插起秧来像鸡啄米。年轻小伙子自
然比不过，一个个像丧气的公鸡败下
阵来。但他们打的吆喝声往往穿透
力很强，总是引得鸡飞狗叫。这是山
歌练就出来的真功夫。

醴陵山歌里更多地贯穿着一个
“情”字。

有人说，有两个字用在醴陵人身
上最形象不过。一个是“鬼”字，形容
醴陵人聪明机智；一个是“情”字，说
醴陵人怀春多情。在日常生活中，醴
陵人对“鬼”字活用到了极致。“鬼妹
唧”，指妹子灵巧。“看得一只鬼”，指
蹊跷。但更多地体现为与“情”字的
神秘偶合与灵动。让“情”字特富一
种个性，一种神韵。这两个字被醴陵
人捏在一块，便有了那首久唱不衰的
民歌《思情鬼歌》。

《思情鬼歌》究竟产生于哪个年

代，出自何人之手，无从查考。但这
首民歌活脱脱地勾画出了醴陵人世
间“情”与“鬼”的神秘柔情与蜜意。
尤其是歌词直白的语调，大胆的求爱
方式，以及原汁原味的醴陵话腔调，
让很多人感叹不已。例如“敲敲唧坎
坎”“后门唧进”，那机灵而又大胆的
举动，活脱脱地跃现于歌词中。由于
它的浓郁的地方情调与情歌特色，这
首民歌曾从醴陵唱到北京，唱给了周
恩来总理听。全国著名歌唱家叶茅
和廖莎演唱的版本还被北京音像出
版社灌成了录音带《采红莲》广为发
行。近些年，醴陵《思情鬼歌》又被湘
潭工人合唱团和湖南省合唱团改编
成合唱歌曲，并在全国屡次获奖。天
津音乐学院著名音乐教授范国中，还
把《思情鬼歌》的音乐元素写进他的
民乐交响音乐中。

醴陵《思情鬼歌》的挖掘与流传，
利益于这片多情的土地，它是从众多
山歌特别是情歌中升华出来的，更多
的情歌还散落在民间、在村寨。这些
情歌大多是直白大胆的，而且带着幽
默的趣味。例如一首《两为》：

对门姑娘矮坨坨，
背上背起猪草箩，
一来为了扯猪草，
二来为了看情哥。
有一首《相思苦》更加形象：
小小园地一堵墙，
苦瓜丝瓜种两厢，
郎吃苦瓜苦想姐，
姐吃丝瓜思想郎。
这些情歌不仅运用了丰富的想

象，采取大量比兴的手法，而且还敢
于打破格局，自成一体。例如有一种
五句式的情歌写得也是活灵活现：

清早起来去做工，
挑担水桶下河中，
清水不挑挑浑水，
平地不走走陡坡，
不知心里想哪个？
所以醴陵人有些随心所欲，无拘

无束，憋不住，藏不下。醴陵人的观
念是开放的、外向的。

不信，你就去读醴陵的情歌吧。

我的老家坐落在醴陵西乡，打小就知
道朱亭。

摊开一份 《湖南省地图》，用手来丈
量；醴陵到朱亭也最多不过拇指到食指间
的距离。全程七十三公里，走省道三一
三，再转省道二一一，途经转步、神福
港、石亭、均楚、淦田、太湖、砖桥等
镇，约摸一个小时车程的样子，即可抵达
朱亭。

难得有空，所以特地选择到朱亭看
看，听老人们说过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
偕同张栻曾同游南岳，途经朱亭，在港上
木桥边歇宿，应当地人士请求，就地结亭
讲学而留下佳话，因此便叫她朱亭，朱亭
也因之而得名。

话说当年朱熹与张栻在朱亭，路过一
座叫马迹桥的小桥时，朱熹赋诗一首 《野
桥言志》：“下马驱车过野桥，桥西一路上
云霄。我来自有平生至，不用移文远见
招。” 张栻则和诗一首：“便请行从马迹
桥，何须乘鹤簉从霄。殷勤底事登临去，
不为山僧苦见招。”后来朱熹弟子钟震将
朱、张游过的这座马迹桥命名为朱张桥，
以示纪念。后来在五十年代搞集体建设，
在兴修水利的时候，朱张桥被改建成了水
闸。除了朱张桥，朱亭古镇有像龙潭书
院、紫阳阁、挽洲岛、一苇亭、祖师殿、
汪家井、拴马樟、天子岭和马蹄印等诸多
历史景观，无不显示出千年古镇深厚的历
史渊源和文化底蕴。

其实古镇并不算很大，我独自一人沿
着古镇漫步行走，镇上也只有三条主要街
道，港街是与湘江平行的，不足一公里
长，但已铺上了全新的水泥路，两旁依次
排开，坐落着大大小小的房屋，除了街头
的南杂百货和咸鸭蛋作坊等店铺，其余的
基本上都是大门紧闭。我从头到尾彻底走
遍整条街，也见不着几个人影儿。

其实，翻开史料记载，早在三国时
期，朱亭就曾是一个人口稠密、市面繁
华、交通便利的集镇，官方也曾在此设有
驿站，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朱亭还曾是兵

家的必争之地，所以常常有军队在此安营
扎寨。根据时代的发展，历史的繁衍变
迁，古镇的喧嚣也逐渐冷静下来，因为
静，我觉得古镇也变得更美，因为她拥有
江南女子的幽静。

从地图上看，湘江从南往北，沿着朱
亭这个地方就拐了一个 U 形弯，然后向北
流去，由于古代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
达，大部分都是依赖水运支撑，所以朱亭
这个地方，昔日还被称为“小南京”。现
在，朱亭还遗留了一群古码头。古码头群
位于朱亭的正街和港街，我数了数，现存
六座，呈“7”字形分布，每座码头都由
五十块麻石铺就。拾级而上，确实别有一
番韵味。因为依靠这个交通便利的小港
口，因此也就造就了朱亭。这座千年古
镇，承载着这方圆数十里南来北往的物资
集散。

来朱亭之前，我也事先查阅了不少资

料文献，通过前人笔下的记载，更多的去
了解了朱亭。朱熹弟子钟震，在朱亭一个
叫龙潭湾的地方建了一座书院，名曰：主
一书院，只可惜后来该书院延续到明代，
未能免于战乱，毁废殆尽。直至清朝的嘉
庆年间，本地的一位乡绅才在原主一书院
旧址上又建了一座更大的书院，取名：龙
潭书院。当年，清朝的军机重臣左宗棠还
为书院题写了“龙潭书院”四大字。所以
一直延续到清朝光绪二十八年龙潭书院才
改名为湘潭县龙潭高等小学堂，后来龙潭
书院因生员减少而停办，且房舍无人料
理，导致房梁朽坏殆尽。

现在的朱亭，除了湘江环绕北上，还
有京广铁路一泻而下，京珠和省道二二一
穿膛而过。所以交通的愈发发达，也给朱
亭带来了机遇，带动了朱亭的发展。同
时，也给朱亭古镇增添了蓬勃生机。记得
自己还小的时候，我的祖父曾给我讲过关
于朱亭车站的故事，京广铁路通过朱亭古
镇，本来在镇上是设有一个车站的。朱亭
距离北京约一千七百公里，在当时也只是
一个四等小站。在我祖父的那个年代就是
靠着一双小脚板，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
儿，了解这个世界的繁华，拓展他们的视
野。直到二十一世纪，朱亭车站才停止了
客货运输，但现在仍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在
坚守，主要担负接发车的任务。

此外，朱亭这座千年古镇，不仅仅只
是作为一座千年古镇而存在，同时她也是
一片英雄的土地。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
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涌现了
像肖光海、彭观云等二十七位这样的革命
烈士，他们前赴后继，为国捐躯；为社会
主义建设，增添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
的名字和业绩，永远刻在朱亭人民的心
中，成为当地人的骄傲。

从朱亭返回的路上，我一直都在想，
下次希望还能有机会再来光顾这座古镇。
多走走，多看看，多听听，用心品味朱亭
这座千年古镇的魅力和那蕴含千年的历史
和文化。

现在的小孩童年有各种各样
的玩具，但相比较起来，我的童年
虽然没有玩具，但也值得留恋与回
味，我们每天两眼一睁，出门零距
离地就能亲近生动鲜活、情趣万端
的大自然。

随手折一根路边的柴草，我们
就可以做成进攻或者防卫的武器，
或者形态各异的玩具。更有趣的
是，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随心所欲
的玩伴。

有 天 清 早 ，我 找 到 了 一 个 玩
伴。它是一只个儿不大，圆鼓鼓，
有两片坚硬翅膀的小不点，翅膀上
有几个小黑点，类似于央视少儿节
目中那个永远长不大，永远清纯可
爱的金龟子，但种庄稼为生的父母
告诉我：从草茎往你手掌上爬的是
瓢虫。

我用手指轻轻地弹它一下，它

倏地卷起足和角（触角），一动不
动，死了（假死）似地躺上一两分
钟，我不再动弹它时，便“苏醒”过
来接着爬，爬得我手掌或者手背，
痒痒酥酥的。

父母告诉我说，瓢虫汁液中有
股辛辣的味道，一般不被好虫的鸟
雀待见。这便成了瓢虫防卫天敌，
安全生存的天然遁甲。而瓢虫是
我们农民兄弟的朋友，因为它的主
要 食 物 是 腻 虫（即 蚜 虫 ，又 称 蜜
虫），蚜虫腿脚与翅膀不发达，身体
很软弱，运动不灵便，一天到晚，只
会呆在农作物植株上，贪婪地吸
呀、吸呀……可蚜虫不知道躲避同
样馋嘴的瓢虫。瓢虫一挨近蚜虫，
就一只一只地把蚜虫吃到肚里，吃
得自己脑满肠肥、瓜瓞绵绵（儿孙
满堂），而作物没了害虫，就可丰
收。

成年的瓢虫喜欢吃蚜虫，甚至
幼瓢虫也是蚜虫天敌。稍大的瓢
虫 幼 虫 ，一 昼 夜 可 以 吃 掉 100 多
只。诚然，这些知识不是父母告诉
我的，是我学习昆虫知识中兴趣使
然，观察了解到的。

瓢虫幼虫吃到一定的时候，身
体长得很肥胖，动弹不灵便时，脱
下最后一层皮，存留在植物枝叶一
边，掩盖日渐形成的蛹体，悬挂在
枝叶下端，避免天敌发现。却避免
不了我们顽童的采撷与把玩，好在
父母会及时制止我们这种顽劣举
动。三四天后，枝叶背后的蛹，渐
渐羽化成能飞行的，或者说，是我
们小孩最喜爱逗玩的瓢虫。

几番逗玩中，顽皮的我渐渐地
大了，进入了学校，闯入了社会，也
就渐渐地疏远了童年的朋友，以及
童年的瓢虫。

门铃终于响了。月琴忙挣动
着 笨 重 的 身 子 去 开 了 门 ， 抱 怨
道：“咋弄咯多天？”

“ 咯 出 差 的 事 儿 哪 有 个 准
哩。”春生尴尬地笑了笑，指着身
后一个老妇人说：“咯是易婶，我
请来的保姆。”

“咋又雇保姆呢？”这是第四
次请保姆了，一个个像走马灯似
的。月琴满脸不悦，硕大的身子
将门框堵了个严严实实。

“不雇保姆咋行哩，你那个成
天坐在麻将桌上的后妈会来侍候
您？”

月琴嘴巴一嘟，说：“反正我
不要，让她服侍你吧。”

老 妇 人 也 发 急 了 ， 几 近 哀
求：“老板，我啥都能干，先试试
吧。您不满意，可随时叫我走。”

她迟疑了一下，圆滚滚的肚
瓜挂不住裤子，把滑落在腹股沟
间的裤头往上拉了拉，才挪开了
身子；转身瞅见搁在茶几上的小
坤包，心里一格登，赶紧收起。
上次那个保姆就是掏了这包里两
千多块钱溜走的。

这老妇人确实干活麻利，擦
擦，刷刷，洗洗，几下子就把屋
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闲着没事，
她掏出带来的篾针，和几团椭圆
形 的 毛 线 球 ， 编 毛 衣 。 针 挑 着
线，绕来绕去，编织得很慢。毛
线是手工搓成的，比筷子还粗。
毛毛糙糙，灰不溜秋，土得掉渣。

月琴看着好笑，问：“易婶，
这是干啥子？”

“ 老 板 ， 给 宝 宝 编 几 件 衣 衫
吧。”易婶说。

月琴嗤之一笑，说：“我宝宝
不需要。”

易 婶 急 得 满 脸 皱 纹 挤 成 一
团：“咯真是纯毛的，穿着暖和。
商店里那些瞎嚷嚷的毛纺货，都
掺了化纤。”她没细说怎样从喂养
的羊身上，一根根地挑着毛剪下
来，搓成毛绳的。

最烦心的事是做饭。孕妇厌
食，餐餐变着法儿做。见她吃不
了几口，她唠叨个没完：“咋办
呢，吃了这点儿，不够喂你肚里
的毛毛。”

这天，她从电视节目里学了
一 招 ， 即 去 菜 场 买 回 一 只 乌 骨
鸡，和一包高丽参、红枣、板栗
等。有了上次那保姆携款潜逃的
教训，月琴不能不有些防范，叫
易 婶 上 街 买 莱 的 钱 都 是 见 天 给
的。她心又悬起来了，边欠身找
小坤包，问：“你哪来的钱呢？”

易婶笑道：“我也带了些零花
钱。”

鸡 炖 好 后 ， 见 月 琴 吃 得 高
兴，她眉里眼里都是笑，比吃在
自己嘴里还甜。

这高丽参是名贵药品，乌骨
鸡价钱也不菲。吃罢，月琴要结
算钱。易婶摇摇手：“算啥，我不
差这几个钱。”

月琴最不喜欢听这种假情假
意的漂亮话，说：“你咯大年纪，
要是不差钱，干吗跑来打工？”于
是掏出三百元，硬塞给她。

月琴肚子见天长大，快到产
期了。

易 婶 更 体 贴 入 微 ， 小 心 谨
慎，生怕有个闪失。偏偏轮着春

生上夜班，她只好整夜守护着。
那小家伙在肚里折腾得厉害，月
琴半躺在床上，见易婶哈欠连天
的，老催她：“去睡吧。”

易婶揉了揉眼睛：“老板，我
不困，眯瞪一下就没事了。”

“啥子老板哩？”月琴听着老
大的不舒服。九岁那年死了娘。
自小缺少母爱的她，和这老妇人
十几天的相处后，心里萌动着丝
丝慰藉，“以后，莫咯样瞎叫，就
叫闺女。”

她也觉着有些别扭，但主仆
关系都是这么叫的。

午 夜 一 点 ， 春 生 下 班 回 来 ，
见她坐在月琴床前打瞌睡。手里
握着毛线，头往前一倾一倾的，
像鸡啄米，心里一酸：“娘，咋还
不睡呢？”

老 妇 人 陡 然 警 醒 ， 把 脸 一
沉：“咋老瞎叫呢？”

“娘？”月琴大惊，瞅着满脸
尴尬的春生，不待他回答，马上
悟出了事情的头绪。

和春生相爱后，因自己显赫
的门第，怕伤及春生的自尊，从
不问他家里的事。第一次带他到
家里，她老爸却像一个考官，对
这个准女婿一一盘问：学历，年
龄，籍贯，父母职业等，问个没
完。

为 了 应 试 过 关 ， 春 生 嗫 嚅
着，把靠土里刨食的父母，描绘
成两个乡村教师。

月琴“啪”地一个大耳光搧
去：“混蛋！连亲娘都不认。没准
儿有一天，这山望着那山高，把
我也会甩了。”

三江
文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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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醴陵《开卷有益》

多情的山歌
刘放年

随笔随笔

■原载于《渌口故事》

探访千年古镇朱亭
欧宜准

小小说小小说

■原载《文艺窗·攸县版》

保 姆
刘正平

回忆录回忆录

■原载炎陵县《神农风》

童年的瓢虫（外一篇）

萧学菊

初来这个 65%客家人与 35%
本地人杂居的炎陵县工作时，由
于不懂客家话与本地话，还真的
闹出很多的笑话哩。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和三个刚刚打基层
林业站抽上来的青工一道，到基
本上是客家人居住的十都镇，对
了，那时，还叫十都人民公社，
开展森林土壤普查工作。第一天
傍晚，来到十分偏僻的瓜寮大队
长 家 食 宿 。 客 家 人 就 是 热 情 好
客 ， 一 进 屋 便 是 倒 茶 敬 烟 端 凳
子，我接过凳子放在门边坐下。
一会儿，大队长来到我跟前说：

“工作员，请水身 （洗澡）。”
我听了，赶紧站起来。以为叫

我别坐在大门边，要我“起身”。
“工作员，你诺曼还嗯席水身

（你怎么还没去洗澡）？”忙过一会
儿，见还站在那儿发愣的我，大
队长催问道。

“呵呵，倚盖俫拐 （这个小伙
子），嘿喏背银 （是外地人），嗯
晓打 （不知道） 喀嘎港 （说客家
话）。”和我一起搞土壤普查的本
公社林业站的小刘赶紧解围。

到了县城进行内业的一天下
午，我随一个伙伴，来到他所在
的碧江苗圃。我们一到那儿，就
有一个正在给苗木施肥的 40 岁左
右的男人说：“小周，我大妹子在
屋跨 （在家），带你朋友去歇咯！”

“要歇。”我赶紧小声地对小周

说：“你一个人去吧，我就不去了。”
“你这家伙！”小周说：“想哪

儿去了？你以为这儿说的‘歇’
是指‘宿一晚’吗？错！这是炎
陵县的本地话，意思和湘潭那边
的‘玩玩’‘聊聊’差不多。”

写到这儿，别离故乡湘潭 35
年的我，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忽
然 地 涌 出 一 联 “ 故 园 不 墨 千 秋
画，乡语无弦万古琴”，便于留
存，衍生一首七律：

离 家 背 井 一 梦 寻 ， 两 鬓 如 霜
梓殷殷。娘送村头树犹绿，父耕
田里蒿自欣。

故 园 不 墨 千 秋 画 ， 乡 语 无 弦
万古琴。独乐玩童相见骤，小名
忆起再难吟。

啼笑皆非的误会


